我的101情结

1967届高中2班   郭从工
1961这四个数码倒过来写还是1961。就在这年秋天，我走进了101中学的大门。正巧，101倒过来写也还是101。这里有什么含意吗？抑或就像人们说的，101的人都有那么一股特殊的劲儿？

有一年夏天，我们班十几个同学去爬香山。一路上我们嘻嘻哈哈，叽叽喳喳，引起了一位军人的注意，他突然问：“你们是101的吧？我也是101校友。101的学生都有一股劲儿，一看就知道”。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很骄傲。这股劲儿是什么？我想了很久。也许是一种作风，一种气质，一种精神吧。当然，这是一种只有在 101所特有的传统和氛围中才能熏陶出来的气质和精神。

101的学生往往都有很强的事业心、责任感。他们关心国家大事，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执着的追求事业的精神。这是学校始终坚持对学生进行光荣传统和革命理想教育的结果。101从成立的第一天起，就是一所党领导的革命学校，始终坚持把为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作为办学方向。从我进入校园的第一天，就好像进入一个火热的熔炉。校领导经常给我们作报告，讲国家大事。同学们都很要求进步，积极要求入党、入团。许多同学都主动给老师写思想汇报，大家经常在一起谈心，讨论问题。不知多少个夜晚，伴着满天星斗和呱呱的蛙鸣，我们在校园里畅谈理想、抱负。大约是1963年前后，学校组织大家看话剧《年轻的一代》，回来后展开了热烈的大讨论。懵懵懂懂的我才开始知道青年人应树立远大的理想，才开始努力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，人为什么活着一类问题。诚然，对一个14、5岁的孩子来讲，这类问题也许是深奥了一点，但我们毕竟在人的世界观开始形成的关键时刻迈开了坚实的第一步。后来，即使是在下乡插队期间，劳累了一天的我们，每天晚上都在昏暗的油灯下看书学习，累了就开始讨论问题，话题总离不开人类的命运、祖国的前途、农村的改造。我们甚至自办了一份小报，名字就叫“广阔天地”。我们这一代人，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革命战争年代，但也经历过不少风风雨雨。这几十年来，无论在什么艰苦复杂的情况下，都能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。
101的学生都很能吃苦，爱劳动，以艰苦朴素为荣。我们入学时正赶上困难时期，每天菜金才1角3分钱，主食经常是窝窝头、地瓜干，但谁也没有怨言。那时大多数同学家庭条件都不错，但大家都从不乱花钱，穿旧衣服，用旧东西已成风气。学校每周都有半天劳动，经常要干像淘厕所、挑大粪这样的活。我最爱干的活是夏天夜里看果园。树上熟透的桃子我们是绝不会动的，如果掉在地上，我们会第二天交给老师，因为这是集体劳动的果实，自己吃了是可耻的。我最盼望的就是从黑暗里突然冒出一个小偷，于是我就冲上去把他一把抓住，可是小偷是一次也没碰上，我的英雄也没当成。每学期还有半个多月的下乡劳动。每次都住在老乡家里，劳动之余，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，检查自己怕苦怕累的思想，走访贫下中农，帮他们干活。有一年我们的房东是一位姓齐的单身老人，我们叫他齐大爷。他对我们照顾得很好，每天为我们烧炕热水，临别时我们流泪了，后来又几次回去看他。诚实、勇敢、爱劳动、爱人民的精神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渗入我们的心田。正是有了这些经历，才使我插队后很快适应了农村生活。下乡第二年夏天，一次山洪暴发，大队的水库里水位迅速上涨，可是闸门却怎么也提不起来了，情况非常紧急。我连想也没想，一头扎进水里。水很深，潜下去几次才找到临时充当闸门的铁板，我把手伸进下面想把它抬起来，没想到一股强大的力量一下子就把我的整个胳膊吸进去了，我被牢牢地卡在水下。我拼劲全力蜷起身体，用力蹬住铁板，使劲把胳膊拔出来，双腿又被吸进去了。这时我早已筋疲力尽，只有本能的往上挺肚子，铁板被拱起来了，我被吸进了几十米长的涵洞里，又立即像炮弹一样被射出出水口。水库保住了，我却早已昏了过去。事后老队长含着眼泪对我说，你这个傻孩子啊。这种“傻”，难道不正是一种勇敢、一种忠诚吗？只有101的学生才会干出这样的“傻”事。
101的学生知识面广，动手能力很强。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，是101的一大办学特色。101的教师队伍是第一流的。我刚进校，就听说语文老师王锡兰先生曾受过鲁迅教诲，是北京市仅有的几名特级教师之一。我们经常在校园里看到他的身影，现在想起来，真是颇有几分仙风道骨呢。可是他只给高年级上课，我们是轮不上的。但我们初中的老师也非常优秀。数学金佩玉老师虽然很年轻，讲课的经验却很丰富。那些枯燥的公式和演算让她一讲，竟变得像变戏法一样有趣，我一下子就爱上了这门课。101最反对死读书、读死书，强调要生动、活泼、主动的学习，校园里始终充满活力。跃进之声广播站的编辑、播音员、技术员都是同学们自己干。每天吃饭就开始广播，声音几乎与中央台无异。话剧队、舢板队、运动队、前进报社，校内的各种社团活动有声有色，十分活跃。我觉得化学好玩，就选择了化学小组，下课后我常常泡在实验室里。我们全班同学的墨水瓶永远是满满的。汽水也管够喝，但却不大受欢迎，也难怪，那是我们用小苏打加柠檬酸配出来的。我们还自制过小火箭。发射药是在老师指导下自己配制的，箭体是用荧光灯启辉器的铝壳改成的，当火箭拖着长长的白烟冲上高空时，我委实露了一回脸。要不是文化革命，也许我早已去造真的火箭了。文革后我被调到一所军队技术院校当政治教员，院里对全体教员进行文化水平调查，考高中数理化，我很轻松的交了卷子，分数高出许多专业课教员。很多人都很奇怪，我却心里暗自得意。这点东西对101的学生算什么？101的学生，哪个没有点灵气？要知道，当年我们班的数学尖子纪敦睦在我们还在抠嗤多元方程时，就已经轻松的玩上微积分了。就是到内蒙去放羊，他也能飞快的把他管的几百只羊一个个认得清清楚楚。放羊也没耽误这家伙后来成为美国一家电脑公司的老板。体育是101的一大强项。每天早晨和下午，大操场上满是锻炼的人群。我没有什么特长，只有练练长跑，开始我跑不了多少就喘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几年下来，竟然也能毫不费力的跑好几千米了。连我这个缺少运动细胞的学生都能这样，101在每年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上都能抱回一大堆奖杯也就毫不奇怪了。由于有圆明园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，101校园内外有许多水面。把一个小池塘改造一下，就成了一个漂亮的游泳池，游泳就成了我们夏天经常的活动。到了冬天，大大小小的湖泊水塘，又成为一个个天然滑冰场。下课后在冰上驰骋，何等惬意啊。至今每到冬天，看到冰面我就双脚发痒。这些活动不仅给了我们一个好身板，还锻炼了我们的意志，培养了我们吃苦耐劳、积极向上的品格。
101的学生活泼开朗，热情大方，同学之间亲如兄弟姐妹，感情非常融洽，这固然是学校的精心培养，但也与101环境的熏陶分不开。又有哪个学校有101这样优美的环境？进入大门，是一条长长的林荫道。两边的苇塘里有各种各样的水鸟，不时发出动听的叫声。校园里大大小小的池塘星罗棋布，几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把它们连在一起，河上有几座造型各异的小桥，河两边是一排排垂柳，教室、宿舍、礼堂……就隐映在树蔭中，四周的小山上种满了桃树和葡萄。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、生活，心情总是舒畅的。每到夏天酸枣开花时节，期末考试就来临了，我们总是在湖畔复习功课，伴着满山清香，怎么会考不好呢。直到现在，一闻到枣花香，我还会产生一种临考前的兴奋。大操场后边就是著名的圆明园遗址。那时那里还没有人管，于是就成了我们课外活动的最好场所。福海，那时就是个长满芦苇的湖泊，被大家称为大苇塘，环湖的土路就是我们练习长跑的跑道。还有一大片带有精美石雕的废墟，是我们百去不厌的背书、聊天、发思古之幽情的绝佳去处，直到这几年我才弄明白那就是著名的大水法、西洋楼、远瀛楼遗址。也许那时我们还不会欣赏那秀美的田园风光，但圆明园已培养了我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。也许我们远还没有真正理解眼前那段凝固的历史，但一种历史感、责任感已悄悄地在我们心底萌发。101人特有的那种家国情怀，也许正是从这里发轫的吧。在我的心目里，101早已与圆明园融为一体了。没有圆明园，101 还是101吗？
应该是情窦初开的花样年华吧，我们这群101的少男少女，始终满怀着对理想的憧憬，追求着纯洁的友谊，真是天真无邪啊。从13岁到20岁，我在这里整整生活了7年，这正是一个人长身体、学知识、明事理的阶段，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从一个懵懂未开的孩子，成长为一个热血青年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们早已不再天真，可是我知道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始终保留着一份纯真，这是那种对生活，对人民，对国家充满了爱的纯真。正是有了这份纯真，101的学生才总是那样热爱生活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。

101的学生是永远乐观向上的，因为校园里永远充满了歌声，我们可以说是在歌声中成长的。白天的歌声是雄壮的。在去往饭堂的路上，各班比着唱，大多是“走在最前方，没有任何困难能把我们阻挡”，都想压过别的班级，直到把嗓子唱哑。晚间的歌声是悠扬的，那该是演唱队的排练了。一个周末的傍晚，我匆匆赶回学校。走近教学楼，一阵歌声飘过来，断断续续，若有若无。“歌声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……”，不知是哪位女生在唱“山楂树”。眼前，湖水里倒映着教室的灯光，远处刚好传来一阵火车声响。歌声与场景、与我的心境竟如此契合，一时间我呆住了。我突然觉得这歌声太美了，我们的校园太美了，从此这支歌成了我的最爱。每年一度的毕业大合唱是最令人难忘的。毕业典礼上，低年级要选出十几个同学给毕业班唱送别歌，而毕业班全体同学以大合唱的形式向母校告别。第一次参加毕业典礼，我就被选中去唱送别歌。那天，在热烈的掌声中，白发苍苍的老校长王一知登上了主席台。军乐奏起雄壮的乐曲，出校旗，唱校歌，领导讲话，毕业生代表发言，一切如仪。轮到我们出场了。悠扬的手风琴响起来，我们开始纵情歌唱：“七月的微风吹遍了圆明园，少年湖的荷花开放了，在这美好的季节里，正是我们分别的时刻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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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面前是身着校服、排列整齐的毕业班，他们之中有学生会主席、校旗手、前进报主编、军乐队指挥、运动会冠军、话剧队舞蹈队主演，对一个初一学生来讲，他们就是榜样，甚至是偶像。记得开学第一天，刚入校，就有人接过我的行李，带我办理报到手续，帮我安顿好床铺。我觉得他们是那样成熟、能干、沉稳，而我是那样幼稚，无知。他们就要走了，将来我也能像他们一样吗？唱着唱着，鼻子一酸，眼泪不住往下掉，而此时对面的队伍里也早已唏嘘一遍。没有人责备我们的跑调，那尚未脱尽稚气的童声此时此刻反而更加感人动听了。毕业班的合唱开始了，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到了，雄浑的旋律在礼堂内回响：“我们是高三的学生，母校最大的儿女，我们将走进大学的课堂，祖国的工厂农庄……”。 不知何时泪水早已止住，一股豪迈之情从心中升起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置身于一个多么优秀的集体，作为101的一员是多么骄傲、自豪。
哪有不为自己的儿女骄傲的母亲？101有理由骄傲，因为她为党和国家输送了一大批合格的优质钢。今天我已经成长为共和国的一名将军，我深知我只不过是101的普通一员。我们班的同学中，有广受欢迎的优秀教师，有科研攻关的技术骨干，有新闻出版的行业巨擘，有国家机关的重要领导，他们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都干得非常出色。
我们在101成长的时代，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时代。时代发展了，101也在前进，101精神本身就包含着与时俱进的品格。听，校歌响起来了：“团结起来前进，祖国需要我们”。几十年来，这歌声时时在我心中回荡，时时在鼓舞着我，激励着我，我知道，这是母校对我们永远的召唤和期盼。101把一种奋斗不息的精神灌注于我们，造就了我们，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农村插队的艰苦岁月，又鞭策我在军营里不断向前。无论何时何地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，只要碰到101这个数字，都会引起我的联想，唤起我的回忆，激起我的感情，使我感到温暖和骄傲。这就是我的101情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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